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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名杨曦光，杨⼩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的名字，
1948年出⽣于吉林，从⼩在湖南长沙长⼤。我的祖⽗是个地主，在
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
进过洋学堂。我们的⽗辈从⼩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学时，⽗
亲就请姑爹在家⾥教我读《论语》。 

我的⽗母都是1938年参加⾰命的。我⽗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级⼲
部，他在1959年因⽀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跃进、公共⾷堂，就被
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有
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部在上⾯机关⾥时间长
了，对下⾯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去了解情况。”我看着
窗外的⼀颗⼤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意
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
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
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1966年爆发了⽂化⼤⾰命，由于我⽗母都⽐较
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命修正主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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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我们就成了⿊⿁的家庭⾮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中⾼⼀
的学⽣，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
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队”，属于“省⽆联”组织。当时在
学校⾥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好的，造反派⼤多
是出⾝不好的。所以在⽂⾰中我们就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
在⾼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统论”。在⽂⾰早期，群众可以⾃⼰
组成组织，可以按⾃⼰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取
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4⽇这⼀天，中央⽂
⾰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造反组织“湘江
风雷”，抓捕了上万⼈。这样造反派就和官⽅发⽣了冲突。当时我们
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队”也卷⼊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
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 

那⼀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字报，包括《中国城
市知识青年上⼭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出政权》等等。
1968年，我写了⼀篇⼤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巴
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章在当时产⽣了很⼤影响。当时湖南省
⾰委会筹备⼩组的第⼆把⼿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
忙在当时的省级⼲部中打招呼，进⾏定性。很快，我的⽂章被报送到
了中央⽂⾰。 

1968年1⽉24⽇晚上九点，有些领导⼈在北京⼈民⼤会堂湖南厅接见
湖南省⾰命委员会筹备⼩组成员与湖南省⼀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
布镇压湖南的⼀个名为“省⽆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些很严肃、
语⽓很重的讲话与指⽰。在接见中，康⽣⼏次点到了“⼀中的杨曦光”
与《中国向何处去？》⼀⽂，说那是“反⾰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
⾔说：“我有⼀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甚⾄不
是⼤学⽣写的，他的背后有反⾰命⿊⼿！”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
么‘夺军权战⽃队’，让它见⿁去吧！”⼏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
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份从拘留
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个晴朗的冬⽇，我被以反⾰命罪判处
有期徒刑⼗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劳动改造，
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年铁窗《中国向何处去？》这篇⽂章不光使我⾃⼰⾝陷囹圄，⽽且
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灾难。康⽣在1968年1⽉24⽇指⽰中说，省⽆
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
不是中学⽣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学⽣写得出来的，后⾯⼀定有⿊⼿
操纵，要揪出这些学⽣后⾯摇鹅⽑扇⼦的陈⽼师。我母亲正好也姓
陈，在康⽣那个指⽰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被⽤墨汁涂⿊并
被强迫跪着⽰众。涂⿊的⼿象征着“⿊⼿”。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
⽽悬梁⾃缢。我母亲被逼⾃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亲被
关在“⽑泽东思想学习班”，⼀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区，另⼀个
妹妹跑到⼭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年半时间⾥，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找了位
电机⼯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
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本叫《⽑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
向同时被关押的⼀位陈⽼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
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
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
定价值的另⼀个重要因素——使⽤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
为使⽤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
亚当·斯密的分⼯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中期
望未来的我成为⼀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个是把使⽤价值
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个是把分⼯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
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本
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
⾼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学
的⼀张⼤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张刺激我的⼤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



成特权阶层，需要⽤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
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常不同。
写那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
的，⽽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判断⾃⼰所追
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理想的⽬标
更重要。以前我关⼼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
应该怎样”，在监狱⾥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
事也许就发⽣在我们⼀⽣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的主观判断没
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我学了⼀些数学，想着⽤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
时能够看到的⼀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
慢就有了⼀些想法。由于当时⾃⼰也不相信官⽅的政治经济学，也没
有西⽅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较⾃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
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推导出“⼽森第⼆
定律”（每⼀块钱的边际效⽤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
劳动分⼯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的伟⼤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
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
可庆幸的是，这些是⾃⼰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
雄之⼀了！ 

我这⼗年的经历都写在了⽜津⼤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蛇神
录》⼀书中。 

⽜⼑⼩试1978年4⽉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
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亲的家⾥待了⼀
年，这⼀年在湖南⼤学数学系旁听了⼀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
湖南⼤学刚复职的⼀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乳名杨
⼩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做了半年的校对⼯⼈。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但因为“反⾰命历史”，
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
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
经济研究所⼯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
些⼤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
班，学⼀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些计量
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些影⼦价格，翻译了⼀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
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概是中级微观
经济学的⽔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到国外去读书，都说
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学⼯作了⼀年半，
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
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
的这⼏本书中的⼀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学访问的普林斯
顿⼤学教授邹⾄庄⽼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
林斯顿⼤学经济系录取为博⼠研究⽣。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
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
给领导⼈，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学当时的校长
刘道⽟那⾥，请他办理。结果刘道⽟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续。
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下，最⾼
法院即责成湖南省⾼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命”问题。到了1983
年，湖南省⾼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
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命⽬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审、
⼆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罪。”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
林斯顿读博⼠学位的时候。读博⼠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



这两年我就慢慢⽐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
年我基本上是把⾃⼰想的东西放在⼀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
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
习的⼀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
想去⽐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
值、哪些没有价值，⽐如我原来在监狱⾥⽤数学⾃⼰推导出⼽森第⼆
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个发现，⼀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家就知
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想过，在我的《经济控
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
⼈家，⽐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我想的好多了，我就
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个⿎励：别⼈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
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
⼈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个新想法⽐较多的
⼈，以后看的东西⽐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百年前就有
⼈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的想法原来⼀点都不新。不过我
的运⽓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
还没有被别⼈想到，这就是劳动分⼯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
了我的博⼠论⽂。 

1987年我的论⽂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学经济增长中⼼做了⼀
年的博⼠后。⼀年以后我到澳⼤利亚莫纳什⼤学经济系教书。1989
年升任⾼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
院院⼠，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直在莫纳什⼤
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的时间在美国、⾹港、台湾作客
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学和
复旦⼤学的客座教授。 

（本⽂系经济观察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凯时，根据
其⼜述整理⽽成，并经其本⼈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减。）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04年7⽉19⽇ 

————————————- 

中国向何处去？ 

作者：楊⼩凱（⼀九六⼋年元⽉六⽇） 

【此⽂是杨⼩凯当年中学时期的⽂章，其⽗亲被周刘打成右派，⽽他
被“红五类”红卫兵批⽃歧视。这个⽂章所给杨⼩凯带来的影响要远⼤
于他如今的作为。在国内，全国性地展开了对这个⽂章的批判，⽽且
流传到海外。此⽂章，被周开⼤会点名批评是“极右”，随后，杨⼩凯
被捕。杨现在已经放弃了⽂中的许多观点，他反对⼀切⾰命，反对⽑
泽东，反对⽂⾰，主张中国应该彻底改变制度，将⾦融业彻底私有。
他唯⼀没改变的是企图彻底改变中国，这与他如今的所谓反对⾰命形
成了悖论。】 

1968年1⽉12⽇反击⼆⽉逆流的⽃争到七、⼋⽉以来，全国⼈民有⼀
种欣欣向荣的⽓象，⼤家以为⽆产阶级⽂化⼤⾰命有了“进⾏到底”的
希望，⼀切束缚⼈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边去了，但是⼗⽉以
来出现的⾃上⽽下的反⾰命改良主义逆流，“第⼀次⽂化⾰命结束”的
阶级妥协空⽓，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民打⼊闷葫芦⾥了，特别
是青年知识份⼦和学⽣，感觉敏锐，⾸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
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先就是为⾸回答这⼀严肃
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的
⾰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风暴”和“⼋⽉局部
国内⾰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历史意义的经验。 

⼀、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盾的焦点，是世界⾰命风暴的中⼼，对于中国向
何处去这⼀举⾜轻重的重⼤课题，世界⽆产阶级的伟⼤导师⽑泽东同
志表⾯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产阶级⽂化⼤⾰命即将
以雷霆万钧之⼒从东⽅兴起的前⼀刻，⽑主席以他⽓吞⼭河的⽆产阶
级伟⼤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张马列主义的⼤字报“是廿世纪
六⼗年代的北京⼈民公社的宣⾔”，正是这⼀句话宣告了⽆产阶级⽂
化⼤⾰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主席“英明地天
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１９６７年
第三期社论） 

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命中⽑主席又提出了“中华⼈
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次⽂化⼤⾰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
华⼈民公社”的⽅向去！但是⾰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
历史的局限性使⼈民⼏乎没有⼀个⼈能理解⽑主席指出的第⼀次⽂化
⼤⾰命的终极⽬的，⼤家都把⽑主席的这句话当作⼀句⼀般性的赞语
⽽渐渐淡忘了。 

⽂化⾰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中已经把这种
新的政治结构　　“中华⼈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般⼈都把
五　七指⽰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家都认为⽬前把
五七指⽰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
还念念不忘五七指⽰，⼤叫⼤嚷要为实现五七指⽰⽽奋⽃，因为他们
明⽩五七指⽰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
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
⽰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充满
信⼼地奋⽃，不如说他们⼤肆宣扬五七指⽰只不过是⼀种对现实不满
⽽进⾏的⾃我安慰。 

⽑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们脑⼦⾥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
争还没有发展到⼗分尖锐和⾼度阶段这⼀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
由于新的⽣产⼒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产⼒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
前进的⽣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命，新的



社会必然在烈⽕中诞⽣。这种客观规律就是⽑主席的科学⽽不是空想
的预见的坚实基础，⽽⼈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
出现科学预见给⼈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们认为
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　七指⽰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
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　七指⽰描绘的“公
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主席提出的：“⼀个阶级
推翻⼀个阶级的⾰命”，“⽆产阶级⾰命派⼤联合，夺⾛资派的权”就
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　　必须是以暴⼒推翻新官僚资产
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
的国家机器⽽去空喊实现五　七指⽰，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命风暴 

列宁曾有⼀句伟⼤的名⾔：“任何⾰命，只要是真正的⾰命，归根结
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群众觉悟的最好⽅法，揭露⽤⾰命誓⾔欺
骗群众的⾏为的最好⽅法，就是分析这些⾰命中发⽣了和正在发⽣怎
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著这⼀教导来分析⼀下⼀⽉⾰命中发⽣
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命誓⾔愚弄群众的⾏为。 

⼤家都知道⼀⽉⾰命中⼀个最⼤的现实就是９０％的⾼⼲靠边站了，
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到零，从中
央来看，财政部，⼴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
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也⼤⼤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去
了呢？到组织起来⾃⼰掌管城市、⼯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
⽂⼤权）充满著⽆限热情的⼈民⼿⾥去了。社论所号召的”⼈民群众
⾃⼰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管理城市、⼯业、交通、经
济真正实现了，⼀⽉⾰命风暴在⼀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中转到了热
情澎湃的⼯⼈阶级⼿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不但不会活不
下去，反⽽活得更好，发展的更⾃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命
前吓唬⼯⼈们的那样，“没有我们，⽣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塌
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产⼒得到了很⼤
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省委各



部都垮了，各种⼯作照常进⾏，⽽且⼯⼈阶级的⽣产热情，主动性⼤
⼤得到解放，⼯⼈们在⼀⽉份后已管理⼯⼚的情景，真是令⼈感动，
⼯⼈第⼀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是我们管理国家”。第⼀次
是感觉得为⾃⼰⽽⽣产，⼲劲从来没有这么⼤，主⼈翁的责任感从来
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数新鲜东西。、这
就是⼀⽉⾰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
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种类似巴黎
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命风暴告诉⼈们中国要向著⼀个没
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９０％的⾼⼲已经形成了⼀个独特的阶级，阶
级⽃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部分，在⼀⽉份靠边站了。９０％
的⾼⼲在⼀⽉⾰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
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得到了必要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
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们，这个“红⾊”
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
⼤⼈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
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
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特权和⾼薪是建筑在⼴⼤⼈民群众受压抑和剥
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命风暴是⾰命⼈民在⽑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
⼤尝试。第⼀次⽆产阶级政治⼤⾰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伟⼤时刻被提
出来了。⽑主席指出，“这是⼀个阶级推翻另⼀个阶级，这是⼀场⼤
⾰命”。这就指出了⽂化⼤⾰命不是⼀场罢官⾰命，揪⼈运动，不是
单纯的⽂化⾰命，⽽是“⼀个阶级推翻⼀个阶级的⾰命”，联系⼀⽉⾰
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
主义”者阶级，（⽑主席１９６５年１⽉２５⽇〈关于陈正⼈蹲点报
告的批⽰〉）这些单位的夺权⽃争必须实⾏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
家机器的原则。在这⾥，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不能和平过
渡⽽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
度，官僚主义机构”。第⼀次⽆产阶级政治⼤⾰命的纲领都以不⼤具
体的萌芽状态在⼀⽉⾰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
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



被提了出来，这⼀伟⼤发展是⼀⽉⾰命风暴中⽆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
和⾸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针问题主要是合同⼯、临时⼯这
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下乡运动。 

⽬前，“极左派”必须组织⼈好好总结研究⼀⽉⾰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
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主张“公社”⽽⽑泽东同志在⼀⽉份突然反对“上海⼈民公
社”的建⽴？这是⾰命⼈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次⽂化⾰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主席突然提
出“叫⾰命委员会好”。 

⾰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争，失败；再⽃争，再失
败；再⽃争，直⾄胜利”这样⼀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即建⽴公社。 

⾰命⼈民还只是第⼀次进⾏推翻强⼤的敌⼈的尝试，⾰命⼈民对这场
⾰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
国家机构，触动⼀些社会制度，⽽且连对敌⼈是⼀个阶级都认识不
清，罢官⾰命，揪⼈⾰命论统治著⾰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
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
本家阶级拿去了。”（…宣⾔） 

任何⼀次⾰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资本家阶
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风暴根本没有触动⼀切
⾰命的要害问题　　军队问题，可见⾰命还是何等的不深⼊，还是处



在何等的低级阶段，⽽⾰命⼈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
⾼级的⾰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
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民在
更加⾼级的阶级⽃争中，锻炼⾃⼰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命的来潮
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针（如今称
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的利益是要在中国
实现“公社”的时候，建⽴“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实际上是和现
在⾰委会内容⼀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产阶级的伟⼤统帅⽑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命者
关于公社⽴即建⽴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针（即战略部署）⼀
⽅⾯提出了军队“⽀左”的号召。“⽀左”其实是⽑主席进⾏军队⽂化⾰
命的巧妙⽅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将出现的军内⾛资派向⽆
产阶级怠⼯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左，表⾯上军队
没搞四⼤，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四⼤的轰轰烈烈的⽂化⾰命，与
其说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化⾰命。另⼀⽅⾯⾰命
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命中倒
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官
僚起主导作⽤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
委会称为“临时权⼒机构”，它只是⼀种过渡形式，不是第⼀次⽂化⾰
命的最后结果，第⼀次⽂化⾰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不是⾰委会。
⽑主席⼋九⽉份总结⼀⽉⾰命和⼋⽉国内⾰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
的伟⼤理论，就证明了第⼀次⽂化⼤⾰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
的三结合专政，⽽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
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逆流 



⼀⽉⾰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反常
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段，这也从反⾯证明了⼀⽉⾰命中９
０％⾼⼲靠边站这⼀“财产权⼒再分配”的深刻性。⼆⽉逆流的惨状也
证明了⽑泽东同志“不能⽴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红⾊”资本家阶级在⼆、三⽉⼏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产资
料）和权⼒从⾰命⼈们⼿中被夺回到官僚们⼿中，早春⼆⽉是龙书
⾦、刘⼦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
权⼒⽆限⼤，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命⼈民的权⼒下降
到“○”，并⼤批被投⼊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公检法控制下的监
狱。 

中国“红⾊”资本家阶级⽬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三⽉的胜利⾯
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即建⽴⾰委会，如果让资
产阶级企图实现，⽆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坟墓，因此中央⽂⾰不等
⾰委会全部建⽴就在三⽉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的⼋⽉局部
国内⾰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逆流的⽃争中⾰命进⼊⾼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
触及到军队问题。⾰命⼈民在⼀⽉⾰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
稚，认为只要地⽅上⾛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主席⾃上⽽下
的命令和⾰命⼈民相结合镇压⾛资派，⼆⽉逆流中的⾎的事实告诉⼈
民，单纯⾃上⽽下的命令并不能把⽑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
队⾛资派的利益和地⽅⾛资派的利益的⼀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主
席的⾰命路线，必须⾃下⽽上搞军内⽂化⾰命，依靠⼈民⾰命这⼀历
史前进的⽕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状况。 

⼆⽉以来的⽃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群众⾯前（以前只讲在
⽑主席少数⼈⾯前）这就使依靠⼴⼤⼈民群众的⼒量来解决这⼀问题
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新社会中的军事⼒量不
同于现在的军队，⼆⽉以来的⽃争使⽑主席的这⼀思想逐渐掌握了群
众。 



五、⼋⽉局部国内战争 

⼀⽉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的全国性
⼤规模武⽃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
题的⽂章增加了“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彩，这是⽆产阶级实⾏彻
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常不成
熟，有很⼤的缺陷。但是这些⽂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
义的事物。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何等好啊！“让著作界的⼩贩们去
⼀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的严谨的
思维⽅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兴的倒
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
这些却是那班庸⼈所看不到的。”论述军队问题⽂章的精华有两点： 

（⼀）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
是和⼈民⼀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象鱼⽔⼀般，解放后由于⾰
命对象从帝官封变成⾛资派，⽽这种⾛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
⼀些部队在⾰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般的关系，甚⾄变成
镇压⾰命的⼯具。因此第⼀次⽆产阶级⽂化⼤⾰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
队来⼀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主席⼀句语录中为⾃⼰的思想找
到了根据，⽑主席在同年五⽉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看到了在今天⾰命⼈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资本家阶级，必须
经过国内⾰命战争，⼋⽉份⽆产阶级和“红⾊”资本家阶级的⼤规模武
⽃和局部国内⾰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份的预见，⼋⽉局部国内⾰
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前例和丰富伟⼤。出乎⼀般庸⼈的意料之
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向发展。不可想象的⼤规模
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
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暴发了：⼈民



在⼋⽉暴发出的创造精神和⾰命热情更是使⼈感动之⾄。抢枪成为
“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命战争的威⼒雄壮，在那⼀瞬间给⼈
⼀个深刻的印象“⼈民，只有⼈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城市在⼀个短时期内处在⼀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部分⼯
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刘
⼦云之流⼿中转到了武装的⾰命⼈民⼿中，⾰命⼈民从来没有象⼋⽉
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学⽣⾃动充
当交通警卫⼯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
接控制部分财经⼤权的⾃豪给⼈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是⾰命群众⾃治的权⼒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又降到了
“0”第⼆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次
实现伟⼤的“中华⼈民公社”的尝试，⼈们又⼀次把五、七指⽰中提出
的“军队应该是⼀个⼤学校”，“⼯⼈、农民、学⽣都要学习军事”的问
题进⾏了解决的尝试。⼀⽉⾰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
是⼀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个⼤
学校，这点⽑主席在民主⾰命胜利的前⼀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
⼗⼏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个⼤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
呢？如前⼀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
众，因⽽这个问题⾃然就提到议事⽇程上来了。 

⼋⽉风暴伟⼤的创举就是⼀个由⾰命⼈民⾃⼰组织的武装⼒量的出
现，这种⼒量成为⽆产阶级专政（专⾛资派的政）的真实⼒量。他们
与⼈民是⼀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资本家阶级⽽⽃争的，⽽军区
这⼀官僚机构垮台，⼈民不但不悲叹，反⽽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
以为没有他就不⾏，这⼀事实又使⽆产阶级能够⽐较实际地预见中国
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民公社”的武装⼒量的情景，
可以断⾔，中国将是象⼀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军
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风暴提出了第⼀次⽆产阶级政
治⼤⾰命的纲领的话，⼋⽉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且解



决了这次⾰命的⽅法——不但靠“四⼤”，⽽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
⾰命战争。 

六、 九⽉的转折 

正在⼈们欢欣⿎舞，勇猛向前，⼤⾔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
候，⽆产阶级的伟⼤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
种新危险的内容吧！⼀⽅⾯，由于“⼆⽉镇反”的露⾻，所以“红⾊”资
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份起，
中国的“红⾊”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出现了⼀股⼲部
“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个又⼀个的红⾊资本
家，过去骑在⼈民头上的吸⾎⿁，忽然对奴⾪的⾰命⽃争表⽰出“热
情”，他们纷纷亮相⽀持炮轰军区的⾰命群众，由于这时⾰命⼈民没
有把⾛资派当作⼀个阶级去推翻，揪⼈⾰命论，罢官⾰命论仍旧统治
着⽆产阶级和⼴⼤⾰命⼈民，⼤家都认为⽂化⾰命是清洗单个⾛资
派，利⽤⼀部分⾰命领导⼲部（即官僚）去打击另⼀部分官僚，因此
⼤⼤⼩⼩的章伯森的这⼀⼿就容易地骗取⼈民的信任。这就决定了资
产阶级篡夺⼋⽉风暴的胜利果实是必然的这⼀客观规律。同时，⼆⽉
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匆促镇压和⽆产阶级的迅速反击使向“公社”过渡
的中介时期⾰委会的专政实际上还没有开始，⽽没有⼀个过渡时期来
让骗取⼈民信任的“红⾊”资本家来镇压⼈民，使⼈民在⾎的事实中认
识到⾛资派是⼀个阶级，因⽽接受第⼀次⽂化⾰命的纲领，那彻底的
社会⾰命就不可能实现。 

另⼀⽅⾯，要实现五· 七指⽰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
⽂化⾰命进⾏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
产阶级⽂化⼤⾰命，在没有开展野战军内的全⾯“⽀左”前，要求⽴即
胜利是左倾盲动。 

还有，农村的⽆产阶级⽂化⼤⾰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个⾰命的风
暴，那任何⼀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 七指⽰所
描绘的⼯⼚办农场，农村办⼯⼚就预⽰着在新的公社中⼯农、城乡差



别要⽐现在⼩得多，⽽这种缩⼩就要发动农民运动，靠⽑泽东思想指
引下的⾰命⼈民这⼀历史前进的⽕车头来实现， 

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次⽆产阶级⽂化⼤⾰命的彻底胜
利，这也是空谈。在彻底胜利实际上不可能时，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
是揭露“彻底胜利”的叫喊的虚伪性。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权在
⼿的话，就必须利⽤权⼒禁⽌⼈们叫嚷，煽动“⽴即推翻⾰委会建⽴
公社”，以免“公社”这⼀光辉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实的现象玷污。同时
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官僚阶级在⼋、九⽉份开始⼤举向中央⽂⾰怠⼯
和进⾏破坏，他们故意制造军队的混乱，造成经济等⽅⾯的停滞。⼀
个军队⾼⼲向中央⽂⾰的公开狂妄叫嚣，就是他们的⼋九⽉份的总⽅
针，“中央⽂⾰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乡去”，“中
央⽂⾰把军队⽼⼲部搞的妻离⼦散，家破⼈亡”。在这⼀系列情况
下，在⽆产阶级已经取得极⼤的发展，有很⼤的出路可以退却⽽不⾄
于退⼊坟墓时，同时又不可能⽴刻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巩固
已得的成就，稳定资产阶级，不⾄于他们狗急跳墙，英明的统帅⽑泽
东同志又⼀次不顾性急的⾰命者要求胜利的幻想在九⽉以后作了⼤幅
度的退却，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委会或⾰筹⼩组建⽴了，向公
社过渡时期⾰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 

这次退却的幅度之⼤是空前的，九⽉份以来⼲部政策的⽆限放宽实际
上是向⾛资派的⼀个⼤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
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说他学习得好，可以出来⼯作。 

但是由于⽆产阶级⾰命⼒量的⼤⼤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份那
次退却所造成的 “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像三⽉那样⼏乎⼀⼜吞下
⾰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命⼒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还成⽴
了“省⽆联”，在某些⽅⾯，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产阶级⾰命⼒量
成长壮⼤的证明。 

⾰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产阶级在⼋⽉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
专政”又重新变为官僚主义统治，⾸先就必须解除⼯⼈阶级的武装。



⼯⼈阶级⼿中的枪⽀是使⼯⼈权⼒⽆限增⼤，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
并产⽣对⼯⼈掌握枪⽀的恐惧⼼理。⾰命⼈民出⾃⾃发的对官僚们的
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命⼜号：“交枪等于⾃杀！”并
形成了⼀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
运动”。 

⼋⽉的抢枪运动是伟⼤的，它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空前⽽且是在社
会主义国家第⼀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化⾰命前官僚们不敢把枪
⽀真正交给⼈民，民兵不过是官僚控制武装⼒量的⼀种装饰物，它决
不是⼯⼈阶级“⾃⼰的”武装。⽽是官僚⼿中驯服的⼯具。⽽抢枪运
动，群众第⼀次不是⾃上⽽下的恩赐，⽽是靠⾰命⼈民⾃⼰的暴⼒从
官僚⼿中夺取了枪⽀，这是⼯⼈第⼀次掌握的“⾃⼰的”枪⽀，⽑主席
“武装左派”的令⼈兴奋的号召就是⼯⼈阶级这⼀勇敢的⾼度集中，然
⽽九· 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纸空⽂，⼯⼈阶级的武装
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七、⽆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九六七年七· ⼀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份，在激烈阶
级⽃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的政党”的要
求。需要⾰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泽东同志的领导，以带动⼈民
推翻新⽣的资产阶级，完成第⼀次⽂化⾰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
初期北京个别知识份⼦重建马列主义⼩组的空想第⼀次变成了战⽃的
⽆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命，就要有⼀个⾰命
党！” 

阶级⽃争⼏个⽉以来进⼊了⽐较⾼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个什么样
的阶段呢？这个阶段，⾰命⼈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再分配”
（⼀⽉⾰命，⼋⽉⾰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命提出的
第⼀次⽂化⾰命的纲领，在中国进⾏“⼀个阶级推翻另⼀个阶级的⼤
⾰命”。推翻新⽣的资产阶级，建⽴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
会，“中华⼈民公社”。还有⼋⽉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命变



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法，九⽉以后的反复和较⾼级的⽃争还告诉⾰
命⼈民，为什么⼀⽉⾰命和⼋⽉⾰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
了这么久⾰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了，到处是⼀⽚复
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份丧失的财产和权⼒。⼀⽉⾰
命，⼋⽉风暴中⽆产阶级表现的勇敢⾸创精神⼏乎被磨灭和吞没，⼤
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们，⼀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
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个阶级推翻⼀个阶级的⾰命必须实
⾏。 

但是⾰命委员会是“罢官⾰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云的
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民⼤众的尖锐对⽴，⽽是新的形势
⾰筹⼩组和“省⽆联”所代表的⼈民⼤众的尖锐对⽴表现出来，新的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出现了。彻底稳定的“财
产权⼒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
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化⾰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
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物的另⼀种资产阶
级的统治，⽽⾰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光罢⼏个⼈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不通，改
良主义的结果⾰委会或⾰筹⼩组，又实⾏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
⼈民更猛烈的反抗。⿊龙江，⼭东，上海，贵州，湖南等⼀切建⽴了
⾰命委员会或⾰筹⼩组的地⽅就证明着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委会
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
世纪六⼗年代的“北京⼈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民公社”的彻底⾰命
的社会主义⽅向去。 

⽽要使⼈民懂得这真理⾃⼰下决⼼来⼲，⽽不是我们替⼈民下这个决
⼼。“忽视反⾯教员的作⽤就不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
资本⽃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且失败⽐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们认识
到他们的各种⼼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
⼈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命往往要实⾏各种改良主义
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不通时，⾰命⼈民才会下决



⼼⾛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命的路，⾰委会
这⼀过渡时期的⽃争必然会使⼈民⼤众对⼼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
万应灵丹彻底抛掉幻想，⽑主席说：“菩萨是农民⽴起来的，到了⼀
定时期农民会⽤⾃⼰的双⼿丢开这些菩萨，⽆需旁⼈过早地去丢菩
萨。”⾰命⼈民不久的将来必然会⽤⾃⼰铁的⼿腕把⾃⼰⽤鲜⾎和⽣
命换来的“新⽣的红⾊政权”捏得粉碎。 

九⽉份以来的⽃争的阶段就是在这⼀点上教育着⼈民的新⽣的阶段。 

由于⽃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了⾼级阶段，中国⾰命⼈民的政
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了⾼级阶段。新思潮（被敌⼈骂成“极左思
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
器”等等道理，以敌⼈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命⼈民中徘徊，⾰命
群众夺取⽆产阶级社会主义⼤⾰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
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中国进⾏新的社会⾰命的⽑泽东思想
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盾中醒过来，⾰命⼈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
懂得为什么要⾰命，⾰谁的命，怎样⾰命，⾰命⽃争开始由⾃发进⼊
⾃觉，从必然进⼊⾃由。 

九⽉以来的⽃争的⾼级阶段还出现了如⽕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级
阶段和合同⼯、临时⼯的新的⽃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
想”来说，起了很⼤的推进作⽤。它吸收了这⼀部分坚决的⾰命⼒量
对马列主义⽑泽东思想的⾃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盾的较深刻
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份⼦和学⽣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盾极不了
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命⼈民由盲⽬进⼊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泽东主义在群
众中形成独⽴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泽东
主义政党，中国… … 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就被⽆产阶级的⾰命导
师⽑泽东同志提到议事⽇程上来了。⽑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
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产阶级先进份⼦组
成，应能领导⽆产阶级和⾰命群众对于阶级敌⼈进⾏战⽃的朝⽓蓬勃



的先锋队组织。”这⼀领导⼈民⼤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新的官僚资
产阶级的⾰命政党⽑泽东主义党（中国… … ）的建党原则的提出，
证明要完成第⼀次真正的⽆产阶级社会主义⾰命，在中国建设成五· 
七指⽰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 … 就必须来⼀个⾰命性的变
动。⽽党的第九次代表⼤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
这⼀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
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的召开只不过是地⽅“⾰委会”这种过渡
时期在中央的⼀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
处去的问题（核⼼是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
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个问题就提到突出
的地位来了。 

⾰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省或数省⾸先夺取真正彻底
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巴黎
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命能否迅速深⼊发展的⼀个关键问
题，⽽不象在前⼀段是盲⽬的⾃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命的发展并
⽆举⾜轻重的作⽤那样。 

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
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从根本上教育⼈民为什么要搞⽂化⼤
⾰命？终极⽬的是什么的⼤课题。 

真正要使⾰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谁是我们的朋
友，”这⼀“⾰命的⾸要问题”，就是要对发⽣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
的中国社会重新进⾏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
倒敌⼈。 

这⼀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 1967 年 11 ⽉ 12 ⽇讲话中提出来
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产阶级⽂化⼤⾰命进⼊了⼀个史⽆前



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是⽂艺界，但“⽂艺⾰命
是政治⾰命的先导”。中国⽂艺界欣欣向荣，如⽕如荼的⽃争就是中
国⾰命将要⾛的⽅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前⼀段⾰命不
论采取批判⼯作组反动路线，反击⼆⽉逆流，基本上是搞⽂化⾰命中
的问题，是搞庇护⼗七年的五⼗天的问题。是刚把资产阶级护⾝符搞
了⼀下，真正的⾰命，搞⼗七年的⾰命基本上未开始，⽬前应该进⼊
触到中国⾰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七年和五⼗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
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命政党）的指⽰和林副主席 10.24 指⽰具
体地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着把第⼀
次真正的社会主义⾰命进⾏到底的⽅向去，决不能朝着收场、资本主
义复辟的⽅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九⽇、⼗⼆⽇
讲话当中总结了⼀年来⽂化⼤⾰命的经验，⼤⼤推动了⽂化⼤⾰命的
发展，在全国产⽣了很⼤的影响。”这实际上指明了伟⼤的 11.12 讲
话，10.24 指⽰是我们⼀九六⼋年全年进⾏⾰命⽃争的唯⼀总⽅针。 

对于江青同志伟⼤的 11.12 讲话中谈到的三个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外
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包括中国… … 的重新组合问题）。 

10.24 指⽰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命⽃争的先锋地区，⽽湖南“省⽆
联”的产⽣发展，就成为九⽉以来⽆产阶级成长壮⼤的突出代表。“省
⽆联”实际上是积累了⼀⽉⾰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攻武卫指
挥部（民办的）的经验⽽产⽣的，它是⼀个⽐⼀⽉和⼋⽉更⾼级的群
众专政权⼒机构，它相当于苏联⼀⽉⾰命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
埃，⽽“省⾰筹” 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联”与“省⾰
筹”的对⽴，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实际权⼒在资产
阶级临时政府“省⾰筹”⼿⾥。 

“省⽆联”是可以和苏维埃媲美的新⽣幼芽，它是⽐⼀⽉和⼋⽉更加成
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镇压和怂恿第三势⼒



活动的改良主义⼿法，“省⽆联”这⼀真正的新⽣红⾊政权必定会在⼤
风⼤浪中不断成长和壮⼤。 

⼋、驳反动的“⼆次⾰命论” 

⽬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
反动的“⼆次⾰命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们⼏乎异⼜同声地
说：“第⼀次⽂化⼤⾰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只能等待第⼆次⾰命
了。”⼤⾰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命军总司令” 蒋
介⽯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
“⼆次⾰命”就应运⽽⽣了。“⼆次⾰命论”⽤政权表⾯上的变动欺骗⼈
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命已经完成
了，只能等待社会主义⾰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
想界占统治地位，甚⾄在党内也有相当⼤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
本⽭盾——帝官封与⼈民⼤众的⽭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
⾰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的⼆次⾰命风⾏⼀时，但
是反帝反封建的⼈民⾰命更加猛烈和深⼊进⾏仍然是不以⼈们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次⽂化⼤⾰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
是由引起这次⾰命的社会⽭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盾所要规定的第
⼀次⽂化⼤⾰命的纲领不实现，第⼀次⽂化⼤⾰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节所述，引起⽆产阶级⽂化⼤⾰命的基本社会⽭盾是新的官僚
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民⼤众的⽭盾，这个⽭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
了社会需要⼀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
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命，实现财产和权⼒的再分
配，建⽴新的社会“中华⼈民公社”，这也就是第⼀次⽂化⼤⾰命的根
本纲领和终极⽬的。⽬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盾是否解决了，第
⼀次⽂化⼤⾰命的⽬的是否达到了呢？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上有
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委会”或“⾰筹⼩组”，但是“新政
权”仍然是旧官僚在⾥⾯起主要作⽤，旧省委与旧军区与⼴⼤⼈民的
⽭盾，四⼗七军内⾛资派与⼴⼤⼈民的⽭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
产阶级与⼈民⼤众的⽭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联”和“新政权”



的⽭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第⼀次⽂化⼤⾰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
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
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的再分配”，在⼀⽉⾰命和
⼋⽉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地实现过，但是，⼀⽉⾰命和⼋⽉风暴都基
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终于流产，社会
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地实现，第⼀次⽂化⼤⾰命的“底”并没有到，正
如群众所说的⼀样：“搞了半天还是⽼样⼦”。 

引起了第⼀次⽂化⼤⾰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盾，既然没有解决，⽽是
以新形式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的反动的“⼆次⾰
命论”统治着思想界，⽤政权形式的表⾯变动欺骗群众，但是⽆产阶
级⽂化⼤⾰命更加深⼊和猛烈地向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们的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次⾰命论腐蚀⾰命⼈民的反
抗，⽀持他们统治的阴谋必然破产，正如陈独秀的“⼆次⾰命论”救不
了蒋家王朝的命⼀样，也如强⼤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
经济基础的⽡解和崩溃⼀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前还不成熟
和⼗分弱⼩，但是它打败貌似强⼤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次⾰命
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民服务的世界
上完美⽆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资产阶级右
派的狗们如今正是这样抽掉“⾰委会” 的临时⼆字，⾁⿇地吹捧，马列
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委会镇压⾰命⼈民的本质，必须⼤⼒宣
扬中华⼈民公社才是我们⽆产阶级和⾰命⼈民这次⽂化⾰命必须实现
的社会，必须⼤⼒宣扬⾰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反动的“⼆次⾰命论”表现为形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
早就批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的还原论和收场
论，还有盛⾏⼀时的⽂化⾰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 11.12 指
⽰，林彪同志 10.24 指⽰就是对反动的“⼆次⾰命论”以迎头痛击。 



有些⼈指责我们想⼀步达到共产主义，想⽴即消灭阶级和三⼤差别，
说⽑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实
现之前，这⼀切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
权，消灭三⼤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只能作为我们最⾼纲领，⽽不是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
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三⼤差别，当然不可能消灭剥削阶
级。不可避免地在第⼀次⽆产阶级⽂化⼤⾰命胜利以后，又会产⽣新
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这样推动历
史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并
不可能消灭新的剥削者产⽣的可能⼀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们⽆⾮是说⼀切努⼒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新
的飞跃，财产和权⼒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
⽉⾰命和⼋⽉风暴已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
权⼒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的取
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产阶级的⼲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命⼈民还没有⾃然
地产⽣具有真正⽆产阶级权威的⼲部，因此所有的⼈⼏乎异⼜同声地
声讨我们要把⼀切⼲部靠边站，说我们不要⼲部，这是由于⽬前不少
⼈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有把⼀⽉⾰命，⼋⽉风暴的感性
知识提⾼，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溃”。我们确实认为 
90%的⾼⼲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
形成了⼀个具有独特的“⾃⼰的利益” 的腐朽阶级，他们与⼈民的关
系，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
的关系，他们⼤多数⾃觉或不⾃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
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
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劝说他们放弃⾼薪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



益，由⾛资本主义道路变为⾛社会主义道路呢？⽆产阶级确实⼀直在
这⽅⾯努⼒，⽑主席向资产阶级⼀次又⼀次地⼤幅度退却，就是这种
努⼒的集中表现。但是他们⼀次⽐⼀次疯狂的向⾰命⼈民反攻倒算，
⾃⼰把⾃⼰推向了断头台，这⼀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个腐朽的阶
级会愿意⾃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命，⼋
⽉风暴出乎庸⼈预料的巨⼤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代之的是
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争中⾰命⼈民⾃然形成的有真正⽆产阶级权
威的⼲部。他们是公社的⼀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般群众⼀样
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有权威的⼲部还没
有出现，但是必然随着⾰命⼈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
然产⽣。这是⽆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九、驳“左”倾⼀次⾰命论 

⾰命队伍⼀些幼稚的⾰命者提出⽂化⾰命没有⼀次两次之分，要⼀直
搞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次⾰命论。有这种思想的
⼈很少，他们的缺陷是政治⽔平不⾼。⽑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
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开导。⾰命还是要分阶段的，
我们是不断⾰命论者，也是阶段⾰命论者。 

“左”倾⼀次⾰命论者没有提出第⼀次真正的社会主义⾰命的纲领，因
此，他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命⼈民不能为完成这⼀
阶段能实现的⽬标充满信⼼地去⽃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 

中国必然向“中华⼈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把⾰委会专政当成第⼀次⽂化⼤⾰命最终⽬的，中国必然会⾛向苏联
已经⾛的那条道路，⼈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腥统治下！⾰
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不通的。 

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泽东主义为伟⼤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下
坡路，⾛向崩溃，社会主义⾛向上坡路，⾛向全世界胜利的伟⼤时
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
这场具有空前伟⼤意义的伟⼤⾰命时期，在这⼀泻千⾥的时代，“必
然在⼈类历史上出现许多⽬前⼈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历史发
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3.24）。 

中国⽆产阶级和⼴⼤⾰命⼈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
不可避免的。⾰委会被推翻，“中华⼈民公社”诞⽣这⼀震撼世界历史
的⾰命⼈民的盛⼤节⽇必定到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
⽴“中华⼈民公社”的⽬的只有⽤暴⼒推翻⾰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
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
义⾰命⾯前发抖吧！⽆产阶级在这个⾰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
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泽东主义万岁！ 

⼀九六⼋年元⽉六⽇ 

注：这是⼀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
《“极左派”公社成⽴宣⾔》？怎样进⼀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
在每页右边空⽩处，请于廿⽇前将本稿退还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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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印红旗》⼀九六⼋年三⽉） 


